
青铜短剑大墓人骨的
人类学研究

性别

年龄

身高

脑容量

男

五六十岁

168.3厘米

1570.1毫升

考古学家推断，墓主人出行用的是四驾双轮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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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家洼
子出土的青铜剑，
牵出了一段横跨
东北亚数千年的
文化传奇。

国宝AI了

1986 年 4 月 8 日，辽
宁锦州水手营子村村民
周正席在自家猪圈起粪
挖 土 ，一 镐 头 下 去 ，突
然刨出一根锈迹斑斑的
铜棍。

谁也没想到，这根铜
棍，后来竟惊动了三位考古
大家——杨伯达、郭大顺、
孙守道。他们给出一个惊
人的结论：国宝级文物，罕
见的孤品，距今约3500年！

这根青铜权杖的主
人是谁？

专家推测，
他可能是两千
多年前活跃在
辽 西 的“ 古 屠
何王”。

仅此一件
本报记者 孙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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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首创之地就在辽宁

这把剑以“东北”为名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6512”中的秘密

4月的沈阳，时常会下雨。于洪区仙女河
路与大通湖街交叉口东北角，郑家洼子青铜
短剑墓陈列馆安静得只能听见雨声。

解说员周宁看见有人进来，热络地迎上
去：“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她的讲解不是那
种背稿子的腔调，带着沈阳人特有的爽利和
亲切。凭经验，这种天气还来参观的，多半是
真想弄明白点儿什么的。

郑家洼子位于沈阳西南，东距沈阳站约5
公里，南距浑河3公里，地势低洼，多沼泽，故
名“洼子”。

1965 年，当地农民取土烧砖，翻出了陶
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的同志赶来调查，又采集到陶片和青铜泡，于
是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那年一共挖了两次。5月挖出两座古墓，
8月又挖出14座。真正让这个地方写进考古
史的，是编号“6512”的那座墓——1965 年发
现的第12号墓。

周宁引着记者走到展厅东侧，一个拱门洞
里，影壁上写着五个大字：“青铜短剑墓”。她
说，大墓原址就在这里，如今已经保护回填，上
面改成了展室。展室里有一件宝贝——鲁迅
美术学院教授郑惠南亲手复原的6512号墓模
型，逼真得让人仿佛能看见60多年前发掘时
的场景。

1966 年，辽宁省和沈阳市拨专款为这座
大墓搭起保护棚，建起围墙。1985年成立文
物管理所，2015年重新修缮布展，院区也改成
了青铜文化园。

从发现到今天，60多年，一代代文保人守
在这里，守着一段被泥土封存的记忆。

谁人曾驾四銮铃

6512 号墓有多大？长 5 米、宽 3 米，墓底
距地表1.4米。墓圹东边发现了牛骨，那是祭
祀用的牲口，彰显了墓葬的祭祀规格。

墓里出土了 797 件随葬品，足足 42 种。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把曲刃青铜短剑。
剑身细长，脊部凸起，横断面呈六角形，和中
原那种笔直的青铜剑截然不同。其中33号短
剑磨损痕迹明显，推测为墓主人长期使用的
随身兵器。

辽宁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说，
在东北亚使用这种青铜短剑的各个族群中，
郑家洼子这一支，举足轻重。

但周宁想让记者看的，不只是剑。她走
到展柜前，指着一件像唢呐一样的铜器：“这
叫喇叭形铜器，其实不是喇叭，是马的头饰。”
马的鬃毛从中间穿过，立在头顶，上面的菱形
镂空既好看又透气。这样的铜器，墓里出土
了4件。

4件马头饰，配上完整的马衔、马镳等马
具，还有成对的圆形饰物——考古学家推断，
墓主人出行用的是四驾双轮马车。

青铜时代晚期，中原的车驾制度已经相
当严格。《尚书》和逸礼《王度记》里写得清楚：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
庶人一。

按照这个规矩，郑家洼子这位墓主，生前
是当时北方地区仅次于诸侯的重要人物。

2500年前的辽东地区，已经有少量文字记
载传世。《诗经·大雅·韩奕》里写道：“溥彼韩
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国……”讲的是西周宣王时期，韩侯奉王命讨
伐外族，收服了“追”和“貊”这些北方民族，封
他们的首领为伯爵，他们则向王室进贡兽皮。
有学者认为，“追”和“秽”同音，“其追其貊”就
是“秽”和“貊”——正是东北地区的古老族群。

郑家洼子这座墓，既有曲刃青铜短剑这
样的本地文化符号，又有体现中原乘舆制度
的马具。两种文化在这里相遇，让今天的我
们得以窥见2500年前辽东社会的复杂样貌。

佩剑者或为“统辖者”

那把做成文创冰淇淋的曲刃青铜短剑，
原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出土时就摆在墓主人
的右侧腰部。旁边还有一把木剑鞘，木头已
朽烂，只剩下套在鞘口的铜镖。剑身上磨损
的痕迹清晰可见。关于这种曲刃青铜短剑，
考古学界给它起过不少名字：日本人叫它“辽

宁式铜剑”，朝鲜研究者叫它“琵琶
形剑”，中国学者有人叫它“丁字形
剑”“柱脊剑”，吉林大学教授林沄
综合起来，称之为“东北系铜剑”。

它的起源，学术界有过争论。
一说在辽西，理由是青铜铸造技术
发达；一说在辽东，更看重文化脉络
的延续。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的研
究表明，辽东地区的双砣子文化一、
二、三期和后来的双房文化，是一条
血脉相连的文化系统。到了双房文
化阶段，曲刃矛、曲刃剑、方銎斧这

些青铜武器开始批量出现。原来偏居辽东半岛
南端的这个文化，一下子强势起来，地盘扩张到
整个辽东地区，影响力甚至越过辽西、跨过鸭绿
江，直抵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

在这一大批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中，郑
家洼子6512号墓的规格，是最高的。来看看
这位墓主人的排场：头上戴着铜簪和骨簪，脖
子上挂着一串蓝绿色的天河石珠，一直垂到
胸前。右膝旁别着刀囊和斧囊，刀囊里插着
骨柄铜刀和铜锥，斧囊边放着铜斧和铜凿。
脚上蹬着一双皮靴，靴面上钉了124枚铜泡做
装饰。头上和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
身体上等距离放着四面略小的铜镜形饰。

棺外椁内的随葬品更是惊人：棺西侧，剑
椟里装着两把带木鞘的曲刃青铜短剑，还有
一面铜镜；棺北侧，弓囊里有两张弓，一束71
支箭，脚骨左侧还有一束98支箭；棺南侧，整
整齐齐摆着四副马具。有学者推测，这位五
六十岁的男子可能是当时的巫师——但即便
他是巫师，也绝不是普通的巫师。更主流的
看法是，他是当时社会的显贵，是首领一级的
人物，甚至可能就是古辽东地区的“统辖者”。

走出陈列馆的时候，雨还在下。想象
2500年前，这片低洼的沼泽边，一位身佩青铜
短剑、脚踏铜泡皮靴、出行四驾马车的首领，
曾在这里号令一方。他随身的那把剑，刃口
磨了又磨，陪他征战、祭祀、统辖这片土地。
如今剑在人去，但剑的形制却跨越山海，影响
了整个东北亚的青铜文明。

古道奇墓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东大杖子墓地及相
关遗址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辽宁大学历
史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曾多次参与东大杖
子墓地的考古发掘。他告诉记者：“这处墓地
的发现，说起来有点儿特殊——是因为 1999
年破获的一起盗掘古墓、走私文物的大案，也
就是‘10·28’大案，才被外界知道的。”

为了摸清这处墓地的底细并加以保护，从
2000年开始，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三级文
物保护部门联合在东大杖子村反复进行考古勘
探。前后勘明137座墓葬，专家推测总数应该在
200座以上。东大杖子墓地位于建昌县碱厂乡
东大杖子村，这里背靠燕山余脉，面朝大凌河，
正好卡在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上——这
条通道自古就是穿越燕山山脉的重要廊道。
2000年到2012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
后进行了7次抢救性发掘，清理了47座墓葬，出
土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文物千余件（套）。2011
年，这处墓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华玉冰重点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M40墓
葬：“这座墓带墓道，平面呈‘甲’字形，两椁一
棺，在整个墓地里等级最高。那套陶制的七
鼎六簋，就是从这里出土的。”他还提到，墓里
填土中埋着大量动物头骨，加起来有74个个
体，还发现少量人骨。整座墓出土了数十件
仿青铜彩绘陶礼器，有鼎、豆、簋、壶、灯等，纹
饰以三角云纹、卷云纹为主，其中一件大鼎上
的飞虎纹和绹索纹，工艺相当精湛。

华玉冰的团队还对M11墓葬出土的15件
青铜器做了金相分析和铅同位素检测。结果
显示，这些铜器工艺很丰富——铸造、热锻、
热锻后冷加工都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里

面的匜和洗两件铜容器，采用了热锻后冷加
工的工艺，器壁不足1毫米，是东北地区迄今
发现最早的热锻薄壁铜容器。

“值得关注的是，”华玉冰说，“这些不同
文化背景的铜器，铅料来源却很接近。M11
出土的青铜器，与山西侯马铸铜作坊的铅锭
特征高度吻合。这直接说明：战国时期，跨区
域的物料流通和技术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

周礼“教科书”

在东大杖子墓地，出土成套鼎簋组合仿
青铜礼器的墓葬，一共发现了两座。继 M40
挖出七鼎六簋之后，2012年，考古人员在它南

边大约28米的地方，又挖到了一座大型土坑
竖穴木椁墓，里面同样出土了陶制的仿青铜
鼎簋组合——这次是五鼎四簋。

这套鼎和簋的搭配，也有说道。《周礼·天
官·膳夫》里写着：“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
有俎。”东汉史学家郑玄解释：“‘鼎十有二’，牢
鼎九，陪鼎三。”西周为何定这么细的规矩？说
到底一句话：什么身份用什么，不能乱来。

至于鼎和簋具体怎么配，东汉经学家何休
给《公羊传》作注时才为后人所了解：“礼祭，天
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现代学者结合考古发现，越研究越清
楚。目前学界多认为，宝鸡茹家庄M1甲室墓
出土的五鼎四簋，是已知最早的列鼎列簋实

例，这套制度成熟并定型是在西周后期。而
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这些鼎簋组合，不仅告
诉后人墓主身份，更说明一个问题：那时候辽
西的先民，已经对中原礼仪有了接收和认同。

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传播，不仅体现在鼎
簋上，连棺材用的木材都有讲究。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芝对东大杖子
六座墓葬里的40件木材样品做了显微观察和
鉴定，摸清了墓主人在木材上的选择：葬具主
要用了柏木和松木，不同部位用不同的木料；
器物部件则选了蒙古栎、辽东栎、青檀和槭树
这些优良木材。

为什么这么选？王树芝觉得有两种可
能。一种是柏木最贵，松木次之，所以大墓的

棺用柏木，椁用松木。另一种可能是受了先秦
礼制影响。唐初学士孔颖达解释《礼记正义》
时说：“……天子柏，诸侯松……士杂木也。”东
大杖子M47墓跟古礼正好对得上——这背后
透出的文化取向，已经很清楚了。

价值不可估量

华玉冰说：“关于东大杖子墓地的年代，
学界普遍认为，上限能到春秋晚期，下限是战
国中期。这个结论特别重要，它说明东北先
民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比我们原来想的
要早得多，而不是传统认为的‘秦开却胡’之
后才开始。”他进一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
说，秦开却胡，其实是固守原有的领土，不是
去开拓新地盘。再加上现代科技考古手段的
应用，东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很多
细节，正一点点浮出水面。这为重新书写东
北史，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史料。”

东大杖子墓地的分量还不止于此。超过
200座的墓葬规模，长宽近10米的大型高等级
墓，随葬成套精美的大型燕文化铜礼器，还有两
把带着金柄套的曲刃青铜短剑——这些充满北
方地域特色的器物凑在一起，足以说明：这是辽
宁乃至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战国墓地。等级
高，保存完整，地域文化色彩浓郁。它对研究公
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东北、北方乃至
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活动，价值不可估量。

更重要的是，现有考古已证明：在秦开却
胡前，辽西地区的一部分先民，对燕文化已经
高度认同。这恰恰是燕国后来向东北拓展的
基础。而那些年代较晚的大型封土墓，无论
形制还是随葬品都带有很强的燕文化特征，
又保留了本地色彩。这对于探讨燕、秦、汉时
期中央政权如何治理东北，同样意义深远。

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一处战国墓地

鼎簋搭伴并非随意而为
本报记者 郭 平 文并摄

观察

面对面

沈阳博物馆的展厅里，三年级小观众刘明修手里捏着一支“曲刃青铜短剑”文创冰淇淋，神气地轻轻挥了挥。剑尖因为拿得久了，微微有些融
化，可他舍不得放进嘴里。这把“剑”太特别了，两刃弯曲如波浪，中间一道凸起的剑脊，和他见过的任何一把剑都不一样。

他大概不知道，这把小小的青铜剑，牵出的是一段横跨东北亚数千年的文化传奇。青铜时代晚期，从辽宁到朝鲜半岛，再到日本列岛，都出现过
这种造型奇特的短剑。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它的首创之地，就在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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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辽宁考古博物馆的“长城文化主题展”，一眼就能看到那套陶制的仿青铜礼器：七只鼎，六只簋。它们摆在一起，身上满是拼接
的纹路——有的鼎足重新粘过，有的簋口缺了一小块。这组文物出土于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时候已经碎成了成百上千片陶片。考古
工作者花了几年时间，一片一片对、一块一块粘，才把它们重新立起来，露出两千多年前的模样。

鼎和簋的搭配，不是随意的摆设。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让今人逐渐看清了形成于西周的“鼎簋制度”。

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成套鼎簋组合仿青铜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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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周宁介绍喇叭
形器是马的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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